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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背書功
夫大小，與他的學
問成就成正比，這
個結論大體上是不
會錯的。早年，章
太炎在台灣做記者

。一次與同學李書聊天，他自信地說
： 「在我所讀的書中，百分之九十五
的內容都可以背誦出來。」李書不信
，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把自己
讀過的經書全搬了出來，想考倒他。
不料，章太炎如數家珍，連哪一句出
自哪本書的哪一頁都絲毫不差，讓李
書佩服得五體投地。有這樣的背功，
章太炎後來成為海內外聞名的國學大
師，想想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下午，開明書
店老闆章錫琛請作家茅盾等人吃飯。
酒至半酣，章錫琛說： 「聽說雁冰兄
會背《紅樓夢》，來一段怎麼樣？」
茅盾表示同意。於是，作家鄭振鐸拿
過書來點回目，茅盾隨點隨背，一口
氣背了半個多小時，竟無一字差錯，

同席者無不為他驚人的記憶力所折服。看來，茅盾
名列 「魯郭茅巴老曹」，並非浪得虛名，且不說作
品，單就人家這背功就少人可及，不服不行。

一九三三年九月，錢鍾書在私立光華大學外文
系任講師，兼做國文教員。當時，錢鍾書和同事顧
獻梁同住一個房間。一天，他看見顧正在埋頭鑽研
一本外國文學批評史，於是隨便說了句 「我以前也
讀過這本書，不知道現在是否記得其中的內容，你
不妨抽出其中一段來考考我」。顧不信錢鍾書有如
此好的記憶力，於是專門挑出最難念的幾段。而錢
鍾書卻面帶微笑，從容不迫，十分流利地全部背了
出來。錢鍾書後來被譽為 「文化崑崙」， 「民國第
一才子」，就與他的過人背功不無關係。

也有一種觀點說，背那麼多東西沒用，淨浪費
腦細胞，需要的時候去查一下，不就全有了。這話
固然有理，但別忘了，如果沒有查閱條件時，肚子
裡沒有裝上幾十萬字的東西，那可就抓瞎了。王勃
的《滕王閣序》是即興發揮，用了那麼多典故、名
言，他上哪去查啊？文天祥在牢裡寫成的《正氣歌
》，廣徵博引，洋洋灑灑，如果沒有平時的積累和
記憶，恐怕也是難成其事的。背書還有一種特殊用
處。資中筠在《馮友蘭先生的 「反芻」》一文中講
到一件事：馮友蘭晚年失明以後，完全以口授的方
式 「吐」出其所學，繼續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
》，他自己把這戲稱為 「反芻」。陳寅恪也是如此
，他五十五歲時失明，在以後的二十四年裡，一直
憑着以前熟背的東西在大學裡傳業授課，著書立說
，成就斐然，令人敬仰。

還有唐代的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後，在雙目失
明的情況下，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努力弘揚佛法，
糾正日本佛經中的錯漏，傳播中國文化，講授醫藥
知識。試想，如果萬一我們也雙目失明，不能再閱
讀和查詢，肚裡還能有多少東西可以供我們驅使呢
？經驗告訴我們，會背的東西才真正是自己的東西
。杜工部說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破，一
是弄懂，二是熟記。所以，民間也有 「熟讀唐詩三
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偷」的說法，話糙理不糙。

在美國大學評終身教
職，雖然各校具體的評估
標準和操作程序不盡相同
，但流程基本大同小異。
譬如，在我校，獲得本專
業最高學位的助理教授工

作五年後，就可以申請終身教職。自己必須準
備的材料包括：一份六頁的總結報告，彙報幾
年來在教學、科研、服務方面的成就，還有細
則說明內容和格式，譬如：教學寫三頁，研究
兩頁，其他一頁；歷年的教學和科研活動報告
（這是每人每年都要上交校方存檔的）；教案
、大綱、功課和其他課件設計的資料；發表的
著作（節選）和論文以備校外專家審閱；最新
履歷表；自己建議的學術評估人名單。

材料交齊之後，首先是系裡內部評估。有
權參與這項工作的終身教授們需要聽課，看材
料，閱讀每學期的學生教學評估，研究三位校
外專家的報告（被評估者不知其名），安排系
學生會的 「小領導」進行民意測驗並寫報告，
徵詢系裡系外其他同事的意見。最後，主持人
綜合各項信息寫出一份報告，經過系裡所有終
身教授投票通過、簽字生效後，把意見上交給
本大組人事委員會（我校人文、社科和理工各
系分成三大組）。

大組人事委員會由各系選出一名代表組成
，系裡的人事報告經過他們閱讀、討論以後，
匿名投票，將結果上報給學校的人事委員會
（成員由教師民主選舉產生，任期兩年）。學
校人事委員會再審閱、討論、投票，一致通過
後就可以上報給校長。校長決定批准或否決人
事委員會的結論，再提交學校董事會最後批准

。如無爭議，最後由教務長親自打電話，將結果通知被評估
的教授。

如有爭議或不服，教授可以上訴，另有一個人事上訴委
員會（成員也由教工民主選舉產生）審理此類案件。事情鬧
大的話，甚至有動用律師，打上法庭的案例。不過我的經驗
，學校人事委員會下結論就基本塵埃落定了，校長一般尊重
他們的意見，而董事會的批准更是 「橡皮圖章」，走個形式
而已。

我校評職稱，基本公正、全面、透明。助理教授一路走
來，在評終身教授的 「大考」前就有定期的兩年、三年評估
。照章辦事，有法可依，為個人提供反饋，也允許他們在各
個節點回應溝通，並不是突然襲擊、暗箱操作。另外，每個
環節都嚴守保密制度，校外評估人固然匿名，校內各級討論
的內容也嚴禁外傳，所有資料會後都要統一回收、銷毀，有
效地保障了個人隱私。

在美國高校工作這些年，人家評我，我也評人，可以說
「桌子兩邊都坐過」。所以，我除了對本校的人事程序深入

了解以外，也頗風聞了一些別校的佚事。譬如，外校專家的
評估意見並不足以扭轉乾坤，如果有本系、本校的權高位重
者作梗，被評選人照樣鎩羽。因為美國的終身教職評選是各
個高校 「各自為政」的，雖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有時大學
找人更是 「不求最好，但求最妥」，要看教授是否最適合本
校的需要。顯然，終身俸的獲取要靠天時、地利、人和的綜
合因素，即使在一個公正合理的制度下，也並非順理成章，
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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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晨，我看香港鳳凰衛視
資訊台播放新聞時，突然發現一名身背
特大號雙肩包，左手挎着一件黑上衣，
右手拎着一個大號提包，腳蹬旅遊鞋的
旅客，正走在北京首都機場的長廊上，
頓時生出一種莫名的納悶：一名 「倒爺

」為何成了一條重要新聞的主角？不過，細看一眼，這不
是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Faye Locke）嗎？他這
是用一種輕鬆、低調，出人意料的方式，於十二日晚，以
一種全新的身份，首次在中國人面前亮相。

十四日下午一時三刻，在北京朝陽區光華路十七號，
駱家輝攜夫人李蒙和三個孩子，在大使官邸院內舉行首次
媒體見面會。他身穿藍色襯衫和淺灰色褲子，未結領帶，
一派休閒打扮。在一百多名中外記者 「嚴陣以待」的 「長
槍短炮」面前，頂着京城已持續多日的桑拿天，這位美國
大使挽起袖口，先用美式漢語對大家說了 「你們好」 ，
「歡迎、歡迎」 七個字，然後用英文做了簡短的演講。他

說： 「如果一月份剛過世的家父吉米，能看到他的兒子成
為在他和家母出生的土地上，代表美國的第一位華裔美國
人，該會是多麼驕傲！」

駱家輝是美國華裔民主黨政治家，一九五○年一月二
十一日生於美國西雅圖市，祖籍中國廣東省台山市（一九
九七年他曾與父母及其他親人一道回 「老家」進行過一次
「尋根之旅」），先後擔任過華盛頓州第二十一任州長和

聯邦第三十六任商務部長。他這次被奧巴馬總統看中，成
為美國第一位華裔駐華大使。

在這位大使履新之前，美國國內外不少媒體，注意到
其獨有的 「中國情結」，發表過一些相關評論與猜測，有
的人甚至莫名其妙地稱他為 「親華派」。在來華前後，駱
家輝一再強調自己是個 「徹頭徹尾的美國人」 ， 「永遠忠
於總統與美國人民」 ，來中國履新的任務很多，其中包括
推銷美國的產品、踐行美國的價值觀。這些經過字斟句酌

的話語，顯係有感而發，並非無的放矢！一國大使，理所
當然要代表、捍衛本國的利益，這是外交詞語的ABC，不
過，我還是讚賞駱大使的坦誠。

駱大使致辭後，即把話筒遞給身旁的夫人李蒙，夫人
笑着用不太流利的 「台灣國語」說： 「本人的普通話一說
出來，諸位就會笑，不過，我同孩子們這次能隨我的先生
在中國常住，感到很高興！」

記者見面會一結束，美國駐華大使館這位新 「掌門人
」，便邀請記者們在官邸的小庭院內小歇。他親自為客人
們端茶倒水，大盡 「地主」之誼，有快嘴者，戲稱這位美
國第十任駐華大使為 「美國駐華 『酒吧』之首任 『酒保
』」。駱家輝作為大使這次在北京的 「鮮活亮相」，讓我
不禁想起幾位曾有過交往的美國駐外大使。他們與駱大使
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務實，隨和，坦誠。各國駐外大
使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了解、研究駐在國的政局變動與內
外政策走向。與一位美國大使初次見面，問他對某一重大
問題的態度時，他總是反問： 「你問我國政府的看法還是
我本人的見解？」在美國，作為民主黨人的總統，也可以
派共和黨人作為駐外大使，反之亦然，他看重的是大使個
人的才華與素質。一個美國大使，可以不同意本國政府對
某一問題的看法，但他必須認真、如實地執行政府的指示
或意見。

美國大使與我交談時，話講得比較實在，不愛打 「太
極拳」，對於一些沒有太大把握的情況，往往會說： 「還
得看一看」，或者建議我向駐在國某某人、某某國大使再
了解了解，核實核實。對於某一問題的分析、歸納，他們
常常認為是 「一孔之見」，強調事物瞬息萬變，看法永遠
跟不上形勢之發展。

除了正式場合，美國大使比較隨和，在言談舉止，衣
着穿戴，大都這樣，沒有擺譜、 「裝闊」的 「風範」。有
一次，美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埃斯庫拉多約我吃晚飯。
在塔什干中餐館 「新上海」一落座，我便建議AA制，因為

他只是 「約」，而不是 「請」我吃飯。他一聽便說：可以
，但還有另一個可選方案：這次我來掏腰包，下次由你作
東，我表示同意。他看過菜單後，選了拌芹菜一小碟、溜
魚片一份和可樂一杯，之後就把菜單遞給我，我客隨主便
，別無選擇，點了同樣菜式。這頓飯的帳一算下來，總共
不過十一美元。

美大使一掏出錢包，一直候在一旁的餐館老闆閻躍勇
，立即過來對我們二人說： 「中美兩國大使能一起來餐館
用膳，本人不勝榮幸，得由我買單。」美大使怎麼也不答
應，認認真真地說： 「決不能吃免費的晚餐！帳該付的就
必須得付，這是我的處事原則！」

還有一次，另一位美國大使普列塞勒在使館舉行告別
午宴，我與三十多位駐烏大使應邀出席。在小庭院內，賓
主喝着可樂聊了一會兒後，便進入到宴會廳。這個廳也就
六七十平米，並排擺着兩張長桌，上面並沒有鋪桌布，但
很乾淨，可樂一瓶瓶相隔約半米而立，中間點綴着一些小
野花。我環顧了一下廳的四周，只見得兩大排摺疊椅整齊
地疊着分列於廳邊。

賓主拿着椅子隨意落座後，普列塞勒大使站着嚴肅地
說道： 「李先生──中國大使現在就坐在我的斜對面，在
美食方面，我們美國可不敢同中國競賽。」 之後就報起菜
名來： 「拌生菜黃瓜西紅柿、雞湯帶麵包乾粒、紅燒牛肉
加土豆球、蛋糕。食品不多，諸位如認真地吃，估計也不
至於餓着肚子回家」 。後又補上一句： 「當然，麵包和可
樂大概還可以幫點忙。」

這頓告別午宴，有的讀者大概會覺得太寒酸，說美國
人太 「摳門」。不過，下面所引這位大使在午宴上那幾句
結束語，也許會引人萌發出別樣思考： 「李大使剛才問我
，美國大使的宴請費用由誰買單？我可以如實告訴諸位，
一年一度的美國國慶招待會，大使的到、離任招待會，都
由國庫出錢。國庫的錢也就是納稅人的錢。

因此，諸位今天吃的、喝的，都是兩億多美國納稅人
的錢。我作為大使，應該坦坦白白地對每位納稅人說：我
所用的每一個美分，都問心無愧，對得起他們！」 一個大使
，一個政府官員，在花國庫錢的時候，只要心中時刻裝着
納稅人，時刻都想着應無愧於辛苦打拚掙錢的納稅人，他
就不會覺得寒酸，人家也不會責怪他 「摳門」。

每
當
上
、
下
班
，
看
到
大
街
上
車
水
馬
龍
人
潮
如
湧
，
來
往
的
路

人
目
光
空
洞
步
履
匆
匆
，
我
都
不
禁
問
自
己
，
人
們
每
天
究
竟
忙
些
什

麼
？
真
的
有
那
麼
忙
嗎
？
想
想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
上
班
、
回
家
，
回

家
、
上
班
，
真
的
就
分
秒
必
爭
無
暇
他
顧
了
嗎
？
其
實
想
想
，
工
作
時

、
就
餐
時
、
行
走
時
，
有
多
少
時
間
都
是
在
東
張
西
望
左
顧
右
盼
中
打

發
掉
了
，
看
電
視
、
閒
聊
、
發
呆
，
有
多
少
生
命
都
是
在
心
神
不
寧
渾

渾
噩
噩
中
消
耗
掉
了
。
我
們
沒
黑
沒
明
心
力
交
瘁
，
像
一
隻
永
遠
停
不

了
的
滿
地
打
轉
的
陀
螺
。
說
到
底
不
是
﹁忙
﹂
，
而
是
﹁盲
﹂
與
﹁茫

﹂
，
盲
目
、
盲
從
和
茫
然
。

最
近
，
我
常
常
思
索
兩
個
問
題
，
生
命
的
意
義
在
哪
裡
？
生
命
當

以
哪
種
狀
態
存
在
最
佳
？
或
許
這
類
問
題
太
深
刻
，
不
應
由
我
們
常
人

來
解
答
，
應
當
算
是
思
想
家
、
哲
學
家
研
究
的
範
疇
。
但
是
我
想
，
作

為
一
個
擁
有
寶
貴
生
命
的
人
，
都
有
權
利
和
責
任
思
考
這
個
命
題
，
以

期
給
自
己
一
個
更
明
確
、
更
美
好
、
更
有
價
值
的
人
生
。
就
在
我
對
這

個
問
題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時
，
一
位
老
人
讓
我
看
到
了
亮
光
…
…

這
位
老
人
很
普
通
，
就
在
我
們
公
司
附
近
，
是
一
位
鞋
匠
，
年
事

已
高
，
約
有
六
、
七
十
歲
。
他
出
攤
要
視
天
氣
、
心
情

而
定
，
一
般
會
選
擇
無
風
無
雨
天
氣
晴
好
的
日
子
出
來

，
從
不
頂
風
冒
雪
，
讓
人
感
到
生
活
的
嚴
酷
。
他
所
在

的
位
置
是
一
條
僻
靜
的
小
巷
，
這
與
一
般
生
意
人
喜
愛

繁
華
成
群
扎
堆
不
同
。
他
就
安
然
而
心
滿
意
足
地
長
年

守
着
那
條
幽
靜
寂
寞
的
小
巷
。
他
收
費
低
廉
，
對
於
一

些
小
活
計
，
就
索
性
免
費
或
只
象
徵
性
地
收
取
成
本
。

他
似
乎
並
不
以
此
為
生
，
只
是
曬
着
太
陽
，
樂
悠
悠
地

守
着
鞋
攤
，
把
釘
鞋
的
家
什
收
拾
得
鋥
明
瓦
亮
各
就
其

位
乾
淨
利
落
。
每
天
陪
伴
他
的
，
是
一
部
老
式
的
收
音

機
，
只
要
老
人
在
，
巷
子
裡
總
會
傳
來
咿
咿
呀
呀
的
戲

曲
聲
、
高
亢
鏗
鏘
的
評
書
聲
，
使
小

巷
平
添
一
絲
溫
暖
與
生
機
。
老
人
做

活
細
緻
收
費
又
低
，
常
常
有
顧
客
為

給
皮
帶
打
個
眼
兒
、
背
包
斷
線
縫
幾

針
，
鞋
底
開
膠
黏
一
下
找
到
老
人
，

這
些
瑣
碎
活
在
別
處
嫌
麻
煩
怕
是
要

遭
冷
遇
的
，
在
老
人
這
裡
，
皆
友
善

相
待
有
求
必
應
。
有
些
時
候
，
老
人
為
了
美
觀
，
甚
至

會
用
更
費
時
費
力
的
方
法
使
修
補
的
部
位
看
起
來
平
整

如
新
天
衣
無
縫
。
他
對
手
中
所
接
的
每
一
樣
活
，
都
不

急
不
躁
細
緻
認
真
，
直
到
滿
意
為
止
。
有
時
做
完
活
，

他
會
順
便
和
你
聊
幾
句
，
譬
如
鞋
子
的
款
式
如
何
，
皮

子
的
成
色
怎
樣
，
讓
你
感
到
他
是
一
位
不
落
伍
、
和
藹

有
趣
的
老
人
。
每
當
這
時
，
我
總
暗
暗
猜
測
，
這
位
老

人
在
家
中
一
定
是
位
令
人
尊
重
和
喜
愛
的
長
者
，
他
一

定
有
一
個
美
滿
幸
福
的
大
家
庭
，
不
為
基
本
的
衣
食
發

愁
，
子
女
孝
敬
，
其
樂
融
融
。

不
知
是
否
，
人
到
了
暮
年
，
才
更
懂
得
生
命
的
真

諦
和
生
活
的
內
涵
。
老
人
雖
然
只
是
一
位
普
普
通
通
不
起
眼
的
小
人
物

，
但
在
他
身
上
，
我
感
受
到
了
生
命
隨
遇
而
安
、
至
情
至
性
、
恬
淡
從

容
的
自
然
與
美
。
每
當
想
到
他
，
我
毛
毛
躁
躁
的
心
就
會
踏
實
下
來
，

安
定
下
來
。

著
名
經
濟
學
家
茅
于
軾
在
他
年
近
八
十
歲
高
齡
時
，
曾
苦
心
思
索

人
生
的
意
義
，
他
思
考
的
答
案
是
﹁享
受
人
生
，
並
且
幫
助
別
人
享
受

人
生
﹂
。
這
是
個
令
人
感
到
內
心
安
寧
的
答
案
。
生
命
的
意
義
在
於
過

程
，
要
平
心
靜
氣
慢
慢
品
味
，
才
能
嘗
出
滋
味
與
妙
處
。
這
一
點
，
經

濟
學
家
和
釘
鞋
匠
不
謀
而
合
。

享
受
人
生
，
不
能
讓
生
命
在
浮
光
掠
影
走
馬
觀
花
、
人
云
亦
云
隨

波
逐
流
、
心
浮
氣
躁
急
功
近
利
中
化
為
煙
雲
。
享
受
人
生
，
應
當
放
慢

腳
步
，
讓
心
沉
靜
，
認
真
做
好
手
頭
每
件
事
，
踏
實
走
好
腳
下
每
段
路

，
投
入
地
享
受
每
一
段
時
光
，
悠
閒
地
看
盡
每
一
處
風
景
，
從
此
不
必

像
趕
末
班
車
，
爭
先
恐
後
地
朝
上
擠
，
然
後
任
由
生
命
轟
隆
隆
朝
終
點

開
去
。

台北街市 余倩淞巨
型
的
小
說
選

許
定
銘

文
人
的

﹁
背
功
﹂

陳
魯
民

美國大使的務實與坦誠
李景賢

寬
容
底
線

山
世
僕

讓生命放慢腳步 王艾薈

我
在
美
國
評
職
稱

馮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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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
台
北
是
個
讓
人
容
易
留
戀
的
地
方
，
也
許
是
如
竇
文
濤
所
說
的
﹁香

港
是
華
人
的
碼
頭
，
台
北
是
華
人
的
退
路
，
大
陸
是
華
人
的
戰
場
﹂
一
般
，
台
北

與
香
港
、
上
海
無
法
比
繁
華
，
但
是
是
一
個
適
宜
生
活
（
或
者
養
老
）
的
地
方
，

來
到
台
北
，
好
像
又
回
到
了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一
般
的
房
屋
與
建
築
都
有
古
風

，
但
是
也
有
信
義
路
這
邊
的
繁
華
，
有
台
北1 01

。
我
們
住
在
信
義
路
，
這
是
一
條

非
常
繁
華
的
路
，
夜
晚
從10 1

看
過
去
，
其
他
地
方
都
是
星
星
點
點
的
燈
火
，
但
是

信
義
路
很
明
顯
的
就
是
一
條
川
流
不
息
的
主
幹
道
。
台
北
是
個
容
易
下
雨
的
地
方

，
往
往
一
瞬
間
的
暴
雨
傾
盆
，
所
以
主
要
街
道
店
舖
都
會
有
走
廊
，
因
此
走
在
信

義
路
都
不
用
撐
傘
。

1 01

的
旁
邊
就
有
一
家
誠
品
。
對
於
誠
品
，
可
謂
是
如
朝
聖
般

的
嚮
往
。
大
概
傳
聞
中
聽
到
了
很
多
，
也
在
大
陸
書
局
被
打
擊
很
多

次
的
緣
故
，
覺
得
誠
品
是
一
個
不
能
不
去
的
地
方
。
誠
品
是
一
個
集

團
，
旗
下
有
設
計
及
其
他
相
關
行
業
，
但
是
最
為
人
熟
知
、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書
店
。
遠
遠
眺
望
誠
品
信
義
店
，
就
感
覺
明
亮
、
寬
敞
、
色

彩
統
一
。
台
灣
的
創
意
設
計
名
聞
遐
邇
，
這
個
是
不
用
說
的
，
如
此

寬
敞
的
誠
品
店
，
書
籍
擺
放
不
雜
亂
，
就
好
像
來
到
了
宜
家
，
落
地

窗
加
上
舒
服
的
讀
者
座
位
，
區
域
分
明
，
非
常
適
宜
書
蟲
在
此
泡
上

一
天
。
不
像
上
海
書
城
那
樣
，
人
熙
熙
攘
攘
，
像
個
菜
市
場
，
書
還

很
少
。
店
員
服
務
很
好
，
從
不
去
干
預
坐
在
地
上
、
椅
子
上
那
些
拿

本
新
書
就
讀
的
人
。
隨
行
的
一
位
老
師
，
本
抱

着
逛
逛
的
心
情
去
誠
品
，
遇
到
了
一
本
講
述
中

國
當
紅
政
治
人
物
身
世
的
書
，
讀
了
兩
個
小
時

，
看
完
了
俞
正
聲
、
習
近
平
、
趙
紫
陽
等
章
節

，
十
點
三
十
分
才
回
到
酒
店
。
就
像
一
句
廣
告

語
﹁來
過
，
便
不
曾
離
開
﹂
，
台
北
的
書
店
就

給
人
以
這
樣
的
感
覺
，
好
像
來
到
了
客
人
的
家

，
又
好
像
受
到
賓
至
如
歸
的
禮
遇
，
很
小
巧
卻
溫
馨
。

台
灣
之
行
，
對
於
生
活
在
大
陸
多
年
的
我
們
，
是
非
常
珍
貴
的

經
驗
。
政
客
口
中
的
台
灣
，
電
影
中
的
台
灣
，
歷
史
教
科
書
上
的
台

灣
，
和
親
身
的
體
驗
，
大
有
不
同
。
然
而
台
灣
開
放
給
大
陸
客
遊
覽

的
景
點
，
又
與
真
實
生
活
中
的
台
灣
不
同
。
期
盼
下
次
能
夠
有
機
會

去
台
灣
自
由
行
一
趟
，
和
幾
個
相
識
或
陌
生
的
青
年
背
包
客
一
起
，

南
下
到
那
些
我
們
真
正
喜
歡
的
地
方
去
。
個
人
期
盼
的
幾
個
人
文
景

點
，
台
灣
的
旅
遊
局
或
是
沒
有
覆
蓋
到
，
或
是
時
間
較
少
，
讓
對
於

台
灣
歷
史
與
文
化
非
常
感
興
趣
的
大
陸
學
生
有
些
失
望
。
關
注
人
文
社
科
學
科
的

我
們
，
尚
且
沒
有
欣
賞
名
山
大
川
的
淡
泊
品
味
，
卻
容
易
被
那
些
未
曾
接
觸
過
的

古
老
的
氣
息
深
深
吸
引
。
這
是
一
個
包
含
了
青
年
人
許
多
夢
想
與
憧
憬
的
地
方
，

它
的
安
逸
或
繁
華
，
活
力
或
厚
重
，
都
好
像
把
我
們
帶
回
了
那
個
我
們
不
曾
生
活

過
的
年
代
。
在
小
島
居
民
不
斷
融
合
的
過
程
中
，
中
國
古
老
文
化
脈
絡
的
一
點
殘

存
的
氣
息
，
在
台
灣
人
與
外
鄉
人
的
努
力
下
，
終
於
吹
動
了
微
弱
的
火
光
，
換
取

了
燦
爛
的
光
華
。

母
與
子

（
攝
於
瑞
士
）
鍾
穎
蕙

劉備在佔據原由劉璋治下的
蜀中之後，諸葛亮針對益州的政
治現實，決意施行嚴刑峻法，使
當地世風一改舊觀，達到政治清
明、物阜民豐的目的。但，益州
原有的特權世家和官僚都暗中懷

恨，頗有些 「怨聲載道」的意思。
為此，原是劉璋權臣，也曾為劉備入蜀立過大

功的權貴代表法正，向諸葛亮進言： 「昔漢高祖劉
邦，初入關中時，廢除秦王嚴苛法令，約法三章，
秦民對其寬容德政感激萬分。如今將軍受劉將軍之
託，統轄益州，初有其國，未恤其民，卻先搞什麼
嚴刑峻法，這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啊？還是希望您
能放鬆刑法，弛緩禁令，以順蜀民心願。」

諸葛亮正言答覆法正：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秦國法令繁苛，人民為之道路以目，最終官

逼民反，天下因之土崩瓦解。劉璋軟弱又固執，蜀
中政治功能無從發揮，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官僚
世家趁機把持特權，君臣之道不彰，社會倫理喪失
。如果，對那些享有特權的官僚，以高位示寵，過
分寬容，反而會使他們不尊重名位，疏忽自己應負
的責任。如果，以恩惠巴結他們，日後恩惠少了，
他們便會傲慢地埋怨，反過來刁難政府。蜀中目前
最大的毛病就在這裡，所以，我才威之以法，讓法
令能發揮起效能，使人民獲得真正的保護。限制官
僚及世家的權勢，正是為了讓他們更懂得珍惜自己
的地位。如此，為君、為臣、為民才能上下有個約
束和節制，才能使所有的人，得到政府的恩惠。」

在這裡，諸葛亮認為推行清明政治，不能無原
則地一味寬容，而是要有一條底線，這條底線就是
要首先樹立起政府權力的威信，才能真正讓權力得
到最有效的運用。法正讓諸葛亮採用劉邦的寬容政

策，其實，劉邦的政策也是有其底線的。秦朝末年
，社會秩序和價值觀一派混亂，治理這種亂世局面
，最重要的是爭取 「共識」。劉邦包容來自各方面
的意見，其底線是為了穩住當時的利於自己的政治
局勢，漸漸樹立起自己的政權形象來。法正把歷史
和現實混為一談，看不到凡做任何事情都應該有一
條底線，或者是因為推行嚴刑峻法傷害到了自己的
利益，故意揣着明白裝糊塗，這怎麼能逃得過諸葛
亮政治家的法眼？

王熙鳳到寧國府赴宴，留神窺察，看到焦大目
無主子，滿嘴胡唚，知道寧國府治家已沒了底線，
太過寬容施恩，致使 「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
，無臉者不能上進」。王熙鳳協理寧國府，針對寧
國府風俗，做事都定出了底線，絕不寬容姑息，把
個寧國府的喪事辦得井然有序，上下嘆服。


